
2020年4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施建华 排版：施建华
投稿邮箱：hnb861@163.com 7文学副刊

隆
务
河

风吹我心

起风了，那是夜里
荒凉里，孤独里
风悄悄吹过来
吹着黑暗里看海的人

它在他的内部积聚
散开并野蛮地呼啸
形成猛烈风暴的漩涡
围绕着蝴蝶的记忆
围绕着恐惧的宁静
和七零八落的诗句

是的，星星几乎守不住秘密
你几乎看不见风
只有他负载着风的重量
艰难地行走在刚察境内

风中睡眠的人

青海湖多么大呀
但风比它还要大
还要有力，风一吹起
青海湖就摇摇晃晃

向着布哈河口
向着日月山麓
向着海北州的心脏
呼喊，向着我呼喊

风比青海还大
从西伯利亚到青藏高原
倾泻下来。一夜之间
盖住了中原、华北和辽东

盖住了我的兄弟
风依旧绵绵不绝
若干年前，有一个人想过

“风后面是风”

他和我一样。他
比我更早，更北
他在星星的三岔路口
风的必经之路睡眠

被风带走

刚到秋天
风就在我的楼顶吹
那种又平又直的声音
像一列车
要把我带走
已经把我带走

但它带不走我

我只是在家里
听风吹过高高的楼顶时
出现短暂的幻觉

但是，奇怪的是
我为什么会产生
被风带走的幻觉
仿佛我曾经在海西

起伏不定的草原上
我被秋天的风
一次又一次
带到了远方

你们走后

词语的小木屋
在北方，在青海

在风吹过
在你们走后

干爽，清洁
一扇门，一面窗户

开着，阳光照进来
我望出去

青海南，青海北
青海东，青海西

尽收眼底
如此辽阔苍茫

你们和风走了
却把青海给我留下

如果不是风

如果不是二十年前的流浪
我独自在陇西一带
落寞，悲伤然后坚定

如果不是此后的旅行
从欧洲到青藏
如果我只是终老故乡

如果不是因为逃逸
在生活和生活的裂痕中
短暂而迅速地抉择

如果不是我还活着
而且从十楼的窗口
向外向上望见青海南山

如果不是女儿雨都

陪着我沿五四大街
一直向前走，向北走

如果不是上班路上
猝然相逢的人
那似曾相识的面貌
如果不是风
如果不是我与他之间
青海的粗砺的风

“不是风，是你”
如果不是这一切
我会再次失去你

那年秋天

1984年秋天，德龙草原
风从关角山上一齐砍下
砍我在布哈河边

给肩膀增添了重量
给耳朵灌满声响
给眼睛抹上迷茫

秘密，攥在手掌
那年秋天，我三次说

“这风不是风”

但我三次怀疑
自己的话。三次之后
我的心思离开了德龙

一直到如今。我再回天峻
关角山被雪覆盖
如同佛一样缄默安详

风过后

风从玉树来
风向玉树吹
风吹落了上一个秋天的枯枝
吹不落上一个秋天

上一年的秋天，故乡
还是原样。如今
风朝我这边稍微倾斜
但吹不动我的内心

内心啊，河边的
穷人之家，又湿又重
堆满了过多用不上的东西
无论怎么清，总是清不完

但风过后，心扉就敞开
曾经丰盈得像月亮
如今空虚得也像月亮

我在里边朝外张望

内心的风暴

那天我坐着
坐了很久，然后像老人
缓慢起来，向偏南那边
眺望。起风了，风不小

有可能是春天的风暴
从玉树来，吹到我为止
划了一个半圆，然后偏北
天空由晴朗转向阴暗

大街上一切正常
只有我微微摇晃，再摇晃
也有可能只是内心的风暴
砍斫我这个没用的人

我站了许久。惭愧和伤心
使我默默说：吹吧，如果
再猛些，我就双手蒙眼
不看别人，让他们哭个够

碎 片

我说过云朵的碎片
河流的碎片，文字的碎片
甚至丝绸的碎片

现在轮到大地的碎片了
大地的碎片就像白轮船
一条船上，一个灵魂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
水手往西了；一种说
见证的人各自回家了

而我把自己的心
借给那些受伤的人
它想着碎片，就成为碎片

在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
我失去了故乡
我在两种传说里彷徨

天空太高，大地太远

我为说过的那些话
后悔。我说抹去哀伤
重新建造，把天堂
移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把天堂建在地上
我说我们都是亲人
说过之后，我恍然明白

人死不能复生

或许一切皆有可能
只有人死不能复生
无法安置的是受伤的心灵
天空太高，大地太远

而我，随身只有一本词典
我翻不到这一页，这一天
我不能找到恰当的词汇
在伤痕边上做一个记号

春天，还有一种风

春天，除了吹开
花朵的春风之外
还有一种风

它也从早晨吹起
从梦中吹起，吹散了
羊群。吹散了星星

星星暗淡，不再与太阳
争光，但太阳也无光
史书写道：日月无光

春天，除了春风
还有一种风，磨着刀子
永远不会忏悔的风

春天，我也不忏悔
我走在两种风里
刚刚哭完就开始歌唱

春天的黄昏

这一天真是漫长。黄昏
终于来了。我站在高楼上
眺望：落日，树林和孩子

孩子像离弦之箭
射向寂静又喧闹的黄昏
神和鬼行走的黄昏

我无声喊叫的黄昏
哦，黄昏，暖色的翡翠
沉浸在一天里最后的晕眩中

但我哭了。为孩子
为孩子的七姑八姨
为得不到回音的喊叫啊

我还在哭，为陷落的玉树
为已经过半的人生
为将来的
平静和正在关闭的黄昏之门

春天，还有一种风 （组诗）

马海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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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笛发出的声音很特殊：高亢、轻
盈、嘹亮。

它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一望无际的
竹海和竹海在风的鼓荡下涌起的波涛。
而陶笛的声音仿佛一群白色的飞鸟，在
此起彼伏的绿色波涛上面急速地回旋、
起伏、飞翔……

第一次听到陶笛的声音，是在四川
一个叫做锦里的小巷中。这条由青石板
铺就的步行街，实际上是个热闹的去处。
小巷两侧的木式楼房上花窗如旧，红灯
高悬。七拐八弯的巷子里游人如织，溪水
潺潺。鳞次栉比的店铺中经营着服饰、玉
器、饰品、古玩、乐器和各类川都小吃。走
累了，可以随便坐在路旁梧桐树下的石
凳上休息。

或许是由于自小对音乐的钟爱和敏
感，在喧闹的市井里，我的听觉捕捉到了
一种美妙的旋律。虽然在我的记忆库中
储存着自小接触过的键盘乐器、拉弦乐
器和吹奏乐器等种种声音的模版，但它
轻灵悦耳的乐器声仍然让我的心灵为之

一动。顾盼左右，循声望去，发现乐声出
自身后不远的一片店铺中。的确，那种声
音很特殊，它让我的心境慢慢安静了下
来，四周的喧哗声似乎在顷刻间不复存
在。我的眼前呈现的就是那一幅浩大自
然的画面：莽莽竹海和在竹海上面乘风
飞翔的鸟群。

陶笛的大小如同人的一只手掌。它
的样子有点像海底世界中的海星，只不
过呈不规则的三角形，除了发音孔，上面
还开了十二个小孔，依次可以吹奏出高
低不同的音符。将一件陶制乐器，归类为

“笛”，我想不光因为它是吹奏乐器，更因
为它清越的声音很像笛子。陶笛的声音
虽高亢但不尖利，虽清脆却很圆润，跟竹
笛又有区别。也许这正是它不同于其它
吹奏乐器的独特之处。让人颇感惊讶的
是，一件并不太起眼的简单乐器，竟然能
够吹奏出如此美妙的声音来，真是不可
思议。

陶笛让我想起了另一种产自北方的
古老吹奏乐器：埙。这两种乐器虽则形状

各不相同，但性质却很相近，现代的埙有
九孔和十孔的，无论哪一种，吹起来都很
吃力，吹响它不易，演奏它更难。但埙身
上散发着一种古老的泥土气息，发出的
声音低沉、忧怨，如泣如诉，犹如一个在
月光下孤独的歌吟者，给人直抵心灵的
迷乱。当然，我更愿意将它看做是一件古
朴简单的泥陶艺术品而不是乐器，让它
在沉默中与书为邻，让我在跟它对视的
时候联想到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感受到
中华文明的深厚和我们祖先的伟大
智慧。

陶笛和埙，是两件看起来最平常不
过的乐器，一个产自于南方，一个产自于
北方，虽然它们都出之于泥土，但它们发
出的声音却截然不同，一种声音轻盈回
旋直上云霄；一种声音低沉呜咽掠过枯
树荒村直抵苍茫大地 。我在想，简单和
平常虽然往往受到忽略，但它们却蕴含
着一种沉默的能量，是创造丰富和奇丽
的原始动力，也应该是我们追求的一种
人生境界。

由陶笛和埙又联想到人，有的人清
新明朗，有的人沉稳内敛，有的人谦恭平
和，有的人学问满腹却大音稀声。当然，
也有的人声如锣钹，有的人嗡嗡之声含
混不清，毫无个性。

从四川回来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
起陶笛，想起那条繁华热闹的巷子，想起
陶笛和它发出的富有感染力的乐声，就
像跟一位布衣之间偶然的一次邂逅，却
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


